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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可以稱台灣中國人 
文／佛光山星雲大師

一粒種子，
可以生長千萬的果實：
一泓細流，
可以長養無限生命。

生命的驚喜

我家小毛
文／陳心

二○一六年總統大選期間，我以「趙無

任」為名，針對台灣選舉寫了七十篇評論

文章，主要希望為選風增添一些和平、善

美的理性思考。後來由高希均教授領導的

天下文化公司出版，訂名為《慈悲思路‧

兩岸出路──台灣選舉系列評論》。

儘管大家對選舉的看法各有不同，我也

經常被問及。當然我也會有一些想法，但

我們在佛教裡，對社會不是很了解；因為

從古代歷史以來，在政治上的每個朝代，

誰當家做主，佛教就擁護那個朝代。因此

在我們的心裡，沒有誰好誰壞的黨派分別

，也沒有誰勝誰負的政權主觀。社會的和

諧、人民的安樂，就是我們佛教最大的心

願。

過去，我也經常自許，要以公平正義、

不做偏頗的態度，本著做人良知，以平等

、和平的心情來對國家、社會，甚至兩岸

與選舉的關連，做一些意見的敘述，希望

對大陸、台灣兩岸同胞的往來，表達個人

誠心誠意的祝福。

然而，我在台灣居住六十多年，還是被

認為是外省人。外省人也好，總之也是中

國人，但是我也因此不被承認是台灣人，

不禁為我們這個社會的是非善惡、社會公

理的標準究竟是什麼而感到遺憾。藉此，

我也述說自己在台灣一甲子以上的過往辛

酸，希望為選風的改善寄予一些期許，也

期盼社會有所改進。

我星雲，民國十六年出生於中國江蘇江

都縣，十二歲時，因為父親在日本發動的

南京大屠殺中失蹤，尋父不著，就在南京

棲霞山出家。我在出生地揚州住了十二年

，在南京和鎮江住了十二年，在台灣住了

六十八年了，我今年九十二歲。

回想民國三十八年春天，我率領僧侶救

護隊，在太平輪沉船失事後幾天，飄洋過

海抵達台灣基隆港。六十多年來，我在台

灣，承受台灣同胞的照顧，台灣米水的滋

養，讓我能夠弘揚佛法，完成我發展佛教

的願望。對於可愛的寶島台灣，我的感恩

是無窮無盡的。

儘管如此，我在台灣住了六十多年，台

灣並未承認我是台灣人，反而我周遊世界

弘法如美國、澳洲，短暫居住過的城市給

了我十多個「榮譽公民」。一直到這幾年

，我住過數十年的宜蘭市公所才賞賜給我

「榮譽市民」的認可。於此，我也非常感

謝了。

時至今日，我仍不禁遺憾，在台灣超過

一甲子，甚至馬英九、陳水扁，他們都比

我遲到台灣，但他們能做總統，我卻連做

個台灣人都不能，所以只有自稱「台灣中

國人」。

記得一九八九年，我回到闊別四十年的

故鄉探親，家鄉的父老也不認識我了，都

說：「這是台灣來的和尚。」我不免慨想

我究竟是哪裡人呢？後來我只好說，只要

地球不捨棄我，那我就做個「地球人」吧！

當我跟移居世界各地的華人說「我是地

球人」時，馬上得到熱烈的共鳴。或許大

家同樣遠離家鄉，客居異域，都有一段顛

沛流離的悲情故事，既知道自己是中國人

，但和中國又距離那麼遙遠，在血源、種

族上，大家是改不了的中華民族，於是就

一致認同我，跟隨我做個中華地球人了。

正如我的先賢唐朝揚州鑑真大師，在旅

居日本十餘年後，自知老邁無法還鄉而說

的遺偈：「山川異域，日月同天，寄諸佛

子，共結來緣。」我對我們的手足同胞也

是一樣，大家今生有這樣的因緣，希望來

生再結中華文化炎黃子孫的緣分。

六十八年漫長歲月，我隨著台灣經歷了

戰後初期百廢待興的刻苦艱辛；從戒嚴時

期，白色恐怖的時代，當然也遇見了篳路

藍縷的十大建設時期，我為台灣的百花齊

放，創造經濟奇蹟，成為亞洲四小龍之首

而感到與有榮焉。乃至第一次政黨輪替後

，見證了自由民主帶給台灣的美麗與哀愁

。你們六十八歲以下的人，能了解我一同

跟台灣成長的心情嗎？

我嘗過白色恐怖的迫害，也曾因不實的

密告坐過牢獄，在槍林彈雨、多少次的死

活之中，僥倖地延長了生命歲月。尤其來

台初期，我受過警察不止百次以上的調查

，謠言、耳語、省籍問題，以致我投宿無

門、衣食無著，可以說，我在台灣也有過

一段辛酸的歷程。

所幸，出家人一向有「處處無家處處家

」的性格，我曾經數度環島，走過台灣兩

、三百個鄉鎮；我跋涉過溪水河川，也曾

在農村睡過豬舍牛房；我翻越高山峻嶺，

行腳過八仙山、太平山；我也多次在南北

台灣的神廟前，或農家的曬穀場上布教宣

講；我領略寶島各地的人文風光、自然景

觀。

鄭成功管理過的新營、下營、柳營、左

營、台南赤崁樓等地方，也曾令我發思古

之幽情。我留連在高雄紅毛港、花蓮的海

港，我站在野柳女王頭的一旁，望著大海

，自豪於中華文化隨著海水流遍十方，可

是這片大海，怎麼把我們兩岸同文同種的

同胞隔得這麼遙遠？令人不禁感傷。

那數十年，我在北宜、北橫、蘇花、南

迴等公路留下腳印；蔣經國先生開拓中橫

公路，我在太魯閣燕子口、九曲洞，不止

數十次徘徊，欣賞台灣雄偉奇妙的寶地山

川，也曾為修築這條公路的數百名殉難工

作人員祭悼祝願。我發願將佛法的真善美

，散播到寶島的每處角落。經過汗水淋漓

、雙腳踩過的每一吋土地，我與它產生了

生命的連結，血脈相通，你能說我不愛台

灣嗎？

六十多年前，在那個威權的時代，佛教

在台灣並沒有發展的空間，但我憑藉青少

年時期對佛教建立起的虔誠信仰，不斷到

各鄉鎮、漁港、農村去布教，因為化世益

人就是我的責任。我們敲鑼打鼓地喊道：

「各位台灣的父老兄弟姐妹們，咱們的佛

教來啦！咱們的佛教來啦！」

那些聽到我呼聲的民眾，他們也無懼於

蔣夫人宋美齡以異教徒身分的權威壓制，

都站出來跟我一起共同呼喊：「咱們的佛

教來了！咱們的佛教來了！」台灣的父老

兄弟，大人、小孩魚貫的拿著小板凳坐下

來，專心聽著跟隨我的青年弘法隊員唱歌

、講說故事。我們跨越語言、地域的隔閡

，信仰裡純淨的善美真心，我們彼此交融

，心意相通。

那時候，一般人都嫌台灣花不香、鳥不

語，〈波茨坦宣言〉記載，中日戰爭後，台

灣歸還中國，是犧牲二千多萬人的生命，

以血淚換取的勝利代價。因此，我懷抱一

個中國人的心情熱愛我們的台灣，比起滿

清把台灣割讓給日本的無邊罪惡，我更慶

幸國民黨光復台灣，讓台灣重回中華民族

的懷抱，可見政黨還是有其可愛的一面。

六十多年來，我和我的弟子、信徒們為

台灣在世界辦了五所大學、十六所佛教學

院，我辦了電視台、報紙、出版社、中小

學等，如今想來，台灣佛教能有現在的盛

況，我也自覺這六十多年，對台灣人心的

淨化和佛教的振興，有了一點馨香的供養

。也很感謝海內外各地的佛光人及認同我

的朋友們，大家一起為兩岸、為世界和平

努力不懈。

台灣二千三百萬人最可貴的資產，就是

百姓的慷慨善良，遺憾的是，每到選舉，

少部分人強烈的意識形態，讓台灣族群分

裂，社會對立衝突，人民與政府相互抗爭

，選民與政黨交相指責。在藍綠的政爭之

下，台灣人的溫和有禮，可以在一夕之間

蕩然無存。

我毫不隱瞞反對台獨的想法，因為我生

逢亂世，一生歷經北伐、土匪橫行、軍閥

割據、中日戰爭以及國共內戰。當時生靈

塗炭的苦難，時隔八十年，記憶猶新，因

此，對於兩岸之間，我主張和平，因為戰

爭的後果將是不堪設想。

我終其一生，推動實踐僧信平等、男女

平等、自他、宗教平等的行動。而對於兩

岸和平、世界和平，則是我畢生的盼望。

我衷心的希望，台灣不要再有人我對立的

禍患，不要只有藍綠、沒有對錯是非善惡

的觀念。大家不妨想一想，假如沒有了「

中華民國」，我們的前途還能夠和平安寧

嗎？大陸政府還會這麼優厚的待遇我們嗎

？為了台灣的未來，我期盼藍綠的惡鬥、

媒體的扭曲報導，都能停止下來。

經常有人說：世界最美的風景是台灣，

因為人。最近又有人說：世界最醜陋的地

方也是台灣，因為媒體造謠說謊、謾罵批

評。為什麼短短數年，台灣從最美麗變成

最醜陋了呢？所有居住在台灣的人，我們

都應該深思檢討。

許多人說台灣的崩壞，是不負責任的政

客、盲目的選民與造謠的媒體所造成，三

者惡性循環，扭曲了民主的價值與法制的

精神。更令人憂心的，在政治選舉的操弄

下去中國化，對於中華文化、國族意識、

家族源流的漠視與遺忘，讓許多人背棄自

己的傳統，忘失了自己的根源。就像陳之

藩先生所說的，成為一株「失根的蘭花」。

這裡我們所說的中國，是五千年中華文

化孕育的歷史中國、文化中國、全民中國

，是民族血肉相連、不能改變的中華民族

。你說，我們能稱作英國人嗎？我們能稱

作德國人嗎？我們能稱作日本人嗎？所以

，坦誠的告訴大家，我們都是炎黃子孫，

這是無法改變的歷史事實。

所謂「木有本，水有源」，台灣人的祖

先，哪一個不是中國人呢？現在，台灣有

少數人倡議台獨不肯講中國話，主張要講

台灣話。請問台灣話是哪裡的話？台灣話

不是福建話嗎？福建話不也是中國話嗎？

福建也是中國的啊！你能不講中國的福建

話嗎？

在全世界，台灣是保存中華文化最完整

的地方，也以中華文化的傳統為榮。中華

文化重視春節、中秋節、端午節、清明節

……，你能說你不要農曆春節過年嗎？中

秋月圓，你能說你不要家庭團聚嗎？清明

慎終追遠，你能說你不要為祖先追思掃墓

嗎？在台灣，我們每一個人，從小到大接

受中華文化的滋養，這是我們共同的根源

，你否定它，不肯接受中華文化，難道你

要做一個宇宙人間無國界、沒有根的遊民

嗎？

俗諺說「呷果子拜樹頭，吃米飯惜鋤頭

」，曾經我見過一份資料，康熙三十五年

（一六九六）編的《地方誌》，記載當時

的台灣隸屬揚州管轄。我不禁歡喜，原來

六十多年來我沒有離開過揚州。飲水思源

，我們每一個人也都應該找出自己的根在

哪裡？我的父母親在哪裡出生？我的祖父

母來自哪裡？我的曾祖父母又來自何方？

我曾親聞習近平主席說「兩岸一家親」，

我們能否認這種同根同源的事實嗎？

我一生愛中國、愛台灣、愛中華文化，

我和大家過去的祖先一樣，在怒海餘生中

來到台灣，因此，惟願國泰民安，別無他

求。寄語台灣那許多本土派的人士，不要

過於歧視外省人；居住了六十多年，我不

算台灣人嗎？台灣會這麼狹隘嗎？難道大

家的祖宗先輩不是渡海來台的中國人嗎？

現在，假如我們兩岸慈悲，共同以中華

文化救台灣，還怕未來沒有出路嗎？藍綠

兩黨如果也有慈悲，還怕未來沒有友好的

希望嗎？在此心香一瓣，祝願大家平安吉

祥。

去年，老公在打掃陽台時，發現地上

有一些黑色的小圓球，打掃乾淨後隔天

又再出現。原來，是金桔樹上幾隻毛毛

蟲的排泄物。

剛開始，老公很不開心，因為種金桔

樹是為了懷念往生的婆婆，他捨不得葉

子被蟲啃食；但我卻覺得，他的金桔能

被蝴蝶青睞，實在難得。

後來，老公也轉了念，每天早上起來

就去尋找藏在樹葉間的毛毛蟲，因為牠

們的顏色幾乎和樹葉一模一樣，著實考

驗初老夫妻的眼力。再後來，竟成了一

種樂趣，希望這些小毛能夠快快長大。

有一天，我親眼看見兩隻白頭翁先後

俯衝，各咬住一隻肥大的小毛離開，我

的心好痛！但想想，這就是現實的殘酷

。老公知道後，剪開塑膠袋綁在樹枝間

，希望可以保護剩下的毛毛蟲，兩隻小

毛也順利結成蛹。只是，我們等了又等

，一直沒有孵化出蝴蝶。查了百科，說

有時破蛹需要幾個月的時間，也就耐著

性子等了半年多，直到漸漸淡忘。

上個月，地上又出現了小黑球，讓我

們充滿期待。這次沒有鳥兒的蹤跡，很

快就出現了一個蛹，接著第兩個。一天

清早起來，看到一隻蝴蝶平躺在地上，

本以為死了，卻又突然站了起來，讓我

們好訝異。原來，牠在等待翅膀變乾、

變硬，等太陽出來一陣子後，牠便展開

了翅膀，飛舞而去。

這些小毛是我們生命中的過客，帶給

我們期待和驚喜。感謝去年的小毛示現

生命的無常，讓我們學到面對大自然要

懂得謙卑；感謝今年的小毛示現生命的

燦爛，讓我們充滿信心，勇敢接受挑戰

！


